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蜕变的铁马，沉淀生命沧桑
【文/蔡娴  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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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匹铁马是怎样炼成的

董斌工作室里的雕塑马都是用废铁制成的，他用废

铁做马，到现在已经有8个年头了。之所以选择用废铁，董

斌解释说，铁是生活中非常常见、却不受重视的材料，但

这种材料刚强又朴实，“我个人比较喜欢用这种朴实、平常

的材料来做出精神上高贵的作品，这是我的理想状态。而

且我选的还是废铁，因为这些老旧的废弃物其实是有记

忆有灵气的，我回收来用于新的创作，就是希望能让它们

的生命延续。”

说起对铁的喜爱，这还要追溯到董斌的童年记忆。除

了对铁皮玩具情有独钟之外，小时候，董斌住在北京老胡

同里，附近有个制罐厂，他总是和小伙伴们跑去捡些铁皮

片玩，或是拿去和同学交换。他还特别喜欢听倾倒罐头的

声音，那种“哗啦哗啦”的巨响，在董斌耳朵里却像铜管乐

般悦耳。这段记忆让他现在想起来也非常有感触。

包括现在制作雕塑的时候，董斌依然非常喜欢铁皮

敲击的声音，除了自己会“叮叮当当”地敲，或者是拿脚

踩，甚至还会从工作室二楼将铁皮往下扔，令其形成自然

撞击的瘢痕，“这些都是来自童年回忆对我的影响，非常

本真的表达。”

董斌从小就喜欢骑马，现在有空也会开车去北京近

郊的草原上待个一天半天，观察马儿奔跑时的样子，通

过骑马，可以更直观了解马儿的体形和肌肉感。8年时间

里，他已经 做了近90件关于马的作品。他做的马，每 一

件都是孤品，风格各异的形态也寄托了他对马的喜爱之

情。他还将铁马雕塑命名为“蜕变”系列，源于他对自然

生态提出的思考，采用废铁为材料，通过切割、焊接、锻造

进行创作。制作一匹等比例的马，一般需要3到6个月的时

间。制作过程非常累，首先，每一块铁皮都需要经过长时

间的敲打，使之符合该部位的形态，此外，还要进行打磨

和着色处理。接下来，要通过电焊把这些零散的铁皮部

件焊接在一起，“我做的时候一般是先做躯干，然后添加

四肢，让它立起来。”制作过程还经常有反复，因为每加上

一块新铁片，就会对雕塑整体产生新的影响，要不断去调

整，使之达到理想效果。

有些“工作狂”的董斌往往是早9点开工一直到晚上10

点才停歇，即便佩戴了完备的护具，长时间的电焊常常会烤

得他脸上起皮，眼睛也会有晃眼的现象，需要两三天才能

恢复。值得一提的是，董斌用来着色的“颜料”非常特别，他

平时就喜欢收集雨水和工作室的尘土，有时候也会加入一

些颜料混合，通过火的历练使其蜕变而再生，使材料更加

生锈，产生一种朴实平静的感觉。他说，深厚、朴素，生命既

是如此。有国画基础的董斌，在作品中还运用了中国水墨大

每当那些铁皮水桶、废铁片等“上新”时，雕塑家董斌
总是第一时间前去“淘宝”，因为这些人们眼中的垃圾，对
他来说可是雕塑创作的宝贝。

写意手法，大量留白、空洞，像是太湖石隔空望景，让虚空

间与实体空间对话，他希望体现出中国哲学精神。

废铁或许不美，但足够动人

虽然是废铁，依然是有挑选标准的。董斌会挑有一

定厚度的铁板但又不能太沉，“当我将铁皮焊接起来的

时候，我希望能展现一种类似折纸的感觉，让坚硬的东

西软化、脆化。”此外，他也会挑一些本身带有漆面的有

色铁板，再对局部进行修补，但铁板的破损程度和锈斑都

会尽可能保留，他希望尽量呈现铁板的原始状态。还有一

种，是被机器挤压过的铁片也得到董斌的亲睐，“因为坚

硬的东西再被外力挤压过，再进行释放，这种张力是无法

做出来的。”

董斌还会特别收集一些带有特色花纹的铁片，有时

候会将这种特别的图案加在马的脖子或脚腕上，有种纹身

的感觉。

董斌觉得，现在的审美太过甜美了，而艺术有时候承

载的不一定是美，也可以是痛苦、忧郁等，“我希望展现

的是多方面的，这也是我选择铁的原因之一。”出了“蜕

变”系列，董斌的“霓裳”和“城市”系列，也都是用废铁作

为材料。“霓裳”系列，是用废铁做的服装雕塑，虽然物体

只有衣服本身，但造型的律动感却像是穿在了人的身上一

样灵动。而“城市”系列的作品为数不多，却极具特色。比

如“天安门”的雕塑让人印象深刻，他用废铁做出的天安

门城楼和大众眼中庄严肃穆的形象并不符合，但对董斌来

说，那才是他记忆里的那座久经沧桑的老城，是经过董斌

反复推敲而成的。

“作为艺术家，作品系列不 必多，但需 要无限的追

求。”董 斌常常会 告 诉自己“我们没有自己想 象得 那 么

好”来鞭策自己，未来他的作品系列也许不会增加，但每

个系列都会不断精进。

董斌说，想做一件作品，一定是因为曾经被某件事

物打动过，想用情感去打动别人。他会坚持用自己独特

的表达方式，使被大家抛弃的废品得到另一种生命的延

续，“废铁经过敲打和焊接进行再生，变成一件比我的生

命更加长远的艺术品，并将一直延续下去。”


